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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及其应用

——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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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转课堂实现了教与学方式的重大变革，但缺乏对学习者个体知识建构过程、学习生成的内容及关联、

群体智慧对个体支持形式及程度等隐性内容的关注及其可视化呈现。为此，文章构建了以优化个体认知结构、

联结群体意义智慧为导向，以协同知识建构和生成性教学理念为核心的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

依托学习元平台的知识图谱工具，在深圳市某实验小学语文古诗词——《凉州词》的教学中进行了该模式的应

用。通过对《凉州词》中学生生成的初级知识图谱、高级知识图谱和群体知识图谱进行分析，文章验证了知识

图谱良好的学习效果，有利于推动翻转课堂教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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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以教学流程的逆序创新（Reverse Order Innovation）[1]实现了

教与学方式的重大变革，充分发挥了自定步调的个性化学习和协作学习共同体的作用。然而，

翻转课堂的网络课程低完成率[2]、在线学习浅层化[3]、高阶学习目标低达成率[4]等问题造成了教

师在教学实践上存在困难，学习内容组织结构不清晰、在线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不足、课前微

课内容的低留存率、高自由度的学习无计划[5]等问题则给学习者的学习带来了困扰，使教学预设

与实际学习效果的矛盾成为了制约翻转课堂教学效果达成和提升的主要矛盾。

学习者的学习既是与物化内容的交互，更是了解自己知识体系的动态发展过程。深入理解、

反思创新[6]的过程，是协同知识建构的过程，这是实现翻转课堂深度学习、培养高阶能力目标的

主要途径。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通过可视化技术，不仅仅用于描述知识资源及其结构

关系，更是揭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7]并促成知识发现[8]的有效方式，是知识建构和深层次

思考的源泉[9]，体现了学习者选择和优化学习策略的过程[10]，有利于知识决策[11]。

本研究拟从知识图谱的视角，探讨翻转课堂中学习者层面的个体知识图谱与群体知识图谱

的建构和应用效果，以期了解知识图谱是否有助于解决翻转课堂中教学预设与实际学习效果的

矛盾、是否有助于实现翻转课堂深度学习的目的。

一 知识图谱简介

20 世纪末，随着信息可视化技术、引文分析方法与网络的飞速发展，知识图谱的使用和研

究逐渐兴起。2003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召开了以“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为主题的、旨

在探讨知识选取与整合的研讨会，知识图谱的概念在会上被正式提出，随后相关的研究蓬勃发

展并逐步深入。知识图谱是一种揭示知识领域随时间演化的动力机制的信息可视化方法[12]，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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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可视化地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13]；能够简化信息访问、揭示知识结构和帮助知识发现[14]；具有可视

化、形象化等特点，以及知识随时间发展的关联性和动态性[15]。目前，关于知识图谱理论、技

术和应用的相关研究涉及领域知识结构展示、学科可视化、课程教学组织、知识传播途径以及

数字图书馆的管理等方面[16]，分布在生命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体育科学、军事科学、物理

学、教与学和新兴技术等领域。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知识图谱更多地被应用于高等院校课程设

计，主要涉及教师课程建设和学习者学习情况追踪，旨在优化教学，推动教学内容、策略及活

动的改进，并促进在线学习模式的转变[17]。

知识图谱的应用能够辅助教师全面了解学习者个体认知发展过程、群体意义智慧汇聚方式

等隐性知识经验的生成和发展，有助于引导学习者开展自主导向式学习、指引学习共同体开展

协同知识建构，从而实现翻转课堂中隐性内容的显现化。知识图谱对知识的创生、联结和发展

过程，策略的选择和优化过程，协作交流和争论分享过程的可视化呈现方式，能够支持隐性过

程的显性化，并引导学习者进行自主导向式个体知识建构。知识图谱中的实体（Entity）或者概

念（Concept）即教学常识性知识，既包含个体知识结构，也包含协作学习中群体意义智慧的集

结。从个体图谱到群体图谱的整合过程有助于实现知识的不断良构，不仅能帮助学习者发现自

己尚未涉及或者掌握的知识，而且能帮助教学者聚焦于共性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二 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1 模式建构

本研究借鉴 Stahl[18]提出的知识建构模型，参考以面向过程、任务驱动为导向，以“人工制

品”为核心的协同知识建构模型[19]，以及以面向个体知识建构、群体人际互动为导向，以社会

认知网络为核心的协同知识建构模型[20]，利用学习元知识图谱的理念和技术支持，建构了以优

化个体认知结构、联结群体意义智慧为导向，以协同知识建构和生成性教学理念为核心的基于

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图 2 学习元知识图谱登录界面及《凉州词》学习界面

图 3 课前学生建构的不同类型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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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建构基于个体理解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

课前是学习者建构个体知识图谱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工产品以个体初级知识图谱的形式

呈现。学习者在已有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学习知识内容、参与交流讨论、完成学习活

动等，生成学习目标或者学习任务所要求的知识图谱，并提交到学习平台。此时的知识图谱以

体现个体信念为主，涵盖学习者已有的认知水平和通过交互得到的新理解、新经验等，同时兼

顾对个体多元视角、发散思维、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关注和培养。

（2）课中：发展基于实体对齐的群体知识图谱

实体对齐（Entity Alignment）是指判断相同或不同数据集中的实体是否指向同一对象的过

程[21]。课中协作学习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问题源于对个体初级知识图谱的汇聚提炼，以实体对齐

的方式聚合不同学习者提交的相同实体或概念，并对其中内容无关、质量相对较低或者存在一

定错误的实体或概念通过投票、深入讨论以及人工审核的方式来决定是否继续存在。这一过程

体现了个体发散向群体汇聚的转变，即通过聚类、人工审核等技术形式实现对学习目标中核心

概念、关键问题的收敛，使学习者通过深度的参与协作完成高级制品，而教师通过有针对性的

教学真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课后：完善基于评价反思的个体高级知识图谱

课后是学习者深入反思的学习阶段，是个体知识图谱趋于完善、走向成熟的阶段。在课后，

根据课中学习者协作完成的制品情况，教师需要继续推送拓展学习内容；学习者可以查看别人

建构的知识图谱，同时参考学习评价方案，通过深入学习、实践运用、拓展迁移等完善个体高

级知识图谱，以实现对知识的深层加工、对知识结构的完善创新、对个体理解的改造升华。

2 支持策略

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需要实现个体知识图谱

的完善发展和群体知识图谱的收敛汇聚，故需在以下四个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策略：①内容支

持，主要通过知识图谱的汇聚、筛选和整合，形成群体公共知识结构，辅助教师为学生提供、

设计适当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以促进个体经验的生成和群体智慧的整合，实现学习过程的

创造性生成；②认知支持，重在辅助学生进行深度交互和知识深加工，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外化，

进而实现深度学习；③技术支持，主要通过学习元平台的移动客户端，开展实时和深度的人际

交互、知识表征以及思维外化的活动——学习元（Learning Cell）平台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

术学院余胜泉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基于社会性知识网络的学习平台[22]，可将知识、人以及人与

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可视化的呈现；④群体动力支持，是维持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保持深

度交互的动力来源，通过知识图谱激发良好的群体学习动力、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

三 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

本研究依托学习元平台的知识图谱工具，在深圳市某实验小学中选取五年级某班的 39 名学

生为研究对象，并以该班语文课《凉州词》的教学为案例进行了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的应用，网页界面如图 2 所示。该班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教师在学习元平台的网页端

备课，学生通过学习元 APP 学习，教与学的交互活动在无线网络环境中开展。本研究主要探讨

如何设计并实施小学语文古诗词的翻转课堂教学，如何引导小学生从对诗词意思的浅层学习过

渡到对诗词内涵、情感体验的深层学习，如何通过技术支持帮助小学生实现主动知识建构等。

1 课前：建构基于个体理解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

古诗词的教学要求学生能够诵读并展开想象，体悟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培养学生感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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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欣赏古诗词的能力。然而在传统翻转课堂模式中，古诗词教学仍然存在泛化、流程化和形

式化等问题。而在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课前阶段，学生除了需完成传统翻转课

堂的学习要求，还需建构基于个体理解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如在《凉州词》的课前学习中，

教师设计的一个学习任务是：“请你寻找《凉州词》中的关键词，并将由关键词引发的相关诗词、

作者、类似风格的诗词描述出来”，这就要求学生在反复诵读诗句、理解其内容的基础上，主动

寻找诗中的关键词，并从多种角度生成对关键词的描述。不同学生建构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反

映了不同的学习特征情况，如图 3 所示。在互相查看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对比、交流、求同存

异，不断提升协作学习能力和元认知能力。

2 课中：发展基于实体对齐的群体知识图谱

学生在课前建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后，学习元平台通过判断，将相同实体或概念聚合、归

类为具有唯一标识的对象，并依据其已有的语义标注和层级关系，对个体初级知识图谱进行汇

聚、收敛，生成班级群体知识图谱。如杜同学和王同学分别建构了关于“乐器”的知识点（如

图 4 所示），学习元平台将其聚合为具有唯一标识（即“乐器”）的对象；“乐器”下属层级中相

同的知识点也以相同方式聚合，如图 5 所示。

图 4 学生杜同学（左）与王同学（右）

建构的关于“乐器”的知识点 图 5 群体知识图谱中关于“乐器”的知识点

而当个体初级知识图谱中出现独立的实体或概念时（如图 6 中圆圈以外的部分），学习元平

台无法进行自动聚合，就需要师生通过投票、深入讨论和人工审核方式（如图 7 所示），共同决

定将这些独立的实体或概念是汇聚到群体知识图谱中还是删除。群体知识图谱的建构既体现了

利用群体智慧进行协同式知识编辑、将个体知识分享到群体智慧、生成并最终影响个体认知结

构的过程，又展现了将传统的以知识掌握和技能培养为目的的学习转变为以发展学生社区内公

共知识为目标的过程。

图 6 群体知识图谱中圆圈

以外的独立知识点

图 7 投票、深入讨论

和人工审核方式

图 8 棕色部分为课后群体

知识图谱添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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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后：完善基于评价反思的个体高级知识图谱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对其它个体初级知识图谱与群体知识图谱的查看、比对，完善基

于评价反思的个体高级知识图谱，并通过深入思考实现对所学内容的深加工和生活化。而教师

通过比较课前与课后群体知识图谱的不同部分，分析所学知识对学生认知结构造成的影响，由

此深入了解班级学生的学习效果，展开有效的教学反思，进而为课后群体知识图谱添加内容（如

图 8 所示），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四 《凉州词》知识图谱的学习效果分析

通过对《凉州词》中学生生成的初级知识图谱、高级知识图谱和群体知识图谱进行分析，

本研究验证了知识图谱的学习效果，所得结论如下：

1 知识图谱的应用支持翻转课堂的深度生成

学生在建构个体知识图谱的过程中，需要自主完成对词句、背景、作者等浅层内容的学习，

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多角度、全面地理解和分析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与隐喻。如有学生在自主

学习《凉州词》后，从边塞诗的视角拓展知识点，从而能深入地理解边塞诗所表达的情感与隐

喻，并了解边塞诗的共同特点等。

对教师来说，学生个体知识图谱的建构能避免课堂中浅层知识的低效重复，可为高效的课

堂教学提供问题和活动的设计来源。如在传统的翻转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以“你在课前的学

习中有什么问题”、“哪些词句你不明白”等问题导入课堂教学；而在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

教学中，教师的问题设计重心由解释古诗词的含义，转变为深入理解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隐

喻等，如在《凉州词》的教学中，教师设计的引入问题为“请谈谈你体会最深的一个字、一个

词或者一句诗，并说出你的感受”，这就真正体现了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生成性教学的特点，

契合翻转课堂的深度学习目标。

2 个体知识图谱的发展有利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学生在课前建构基于个体理解的初级个体知识图谱属于浅层学习，在课中通过教师的引导

开展基于问题的小组协作探究活动，从而对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和隐喻等有了更深的体会和个

性化的感受，最终促成了课后个体高级知识图谱的不断完善——本研究对《凉州词》全班个体

知识图谱中知识点进行统计后发：学生在课前共建有 636 个知识点，而课后新增了 33 个知识点。

如学生黄同学在课后新增了 9 个“边塞”知识点、4 个“作者”知识点、6 个“同一作者的其它

诗”知识点、6 个“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知识点，展现了该学生对课堂学习进行课后反思的成果。

3 群体知识图谱的汇聚有利于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如前文所述，学生在课前建构个体初级知识图谱后，学习元平台在课中通过实体对齐的方

式将个体知识图谱进行汇聚，形成了群体知识图谱。学生通过对比个体初级知识图谱和群体知

识图谱，能够找到班级中的“学习专家”进行交流，反映了更为聚焦、更为直接的同伴协作关

系；教师则通过查看群体知识图谱，能够了解学生对古诗词掌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高效开展

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课后，不断完善的个体高级知识图谱、不断拓宽和收敛的群体知识图谱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的教学反思提供了有效支持。通过对《凉州词》群体知识图谱的发展

变化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学生在课后添加的知识点不再局限于主题之下的二级结构，其层

级关系多达五级，并且知识之间的结构关系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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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结

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依托协同知识建构和生成性教学理念，在基于学习元

平台的知识图谱中借鉴翻转课堂的教学思路，通过移动设备、学习平台与教学的深度融合而构

建的。该模式突出了对学习者个体知识建构过程、学习生成的内容及关联、群体智慧对个体支

持形式及程度等隐性内容的关注及其可视化呈现。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个体初级知识图谱的建

构及其批判反思的过程、汇聚生成群体知识图谱的过程能够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促进

不同学生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深度交互；而群体知识图谱拓宽和收敛的过程、群体协作经验智慧

集结的过程能够促进学生个体高级知识图谱的发展和深化，并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思考和内

化，生成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知识、经验、智慧，支持高阶学习目标的达成。知识图谱清晰的

结构组织有助于高自由度学习计划的实现，其基于深度交互的实时、动态变化方式，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助于解决生成性课堂中教学预设与实际学习效果之

间的矛盾。

虽然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应用的过程中尚存在技术支持、教学设计、评价

设计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该模式体现了泛在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学习方式的改变，将有可能成为

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新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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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and Its Application

——Taking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in Primary School as an Example

CUI Jing-jing1,2 MANing1,2 YU Sheng-quan1,2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5;

2. The Joint Laboratory for Mobile Learn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Beijing, China 100875)

Abstract: The flipped classroom has realized the significant reform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while it lacked

attentions and visual presentations on the implicit content, such as the process of learners’ individu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learning-generated concent and connection, the support form and degree of the group wisdom to the

individual.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based on knowledge grap, which orient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dividual cognivtive structure and the connection of group wisdom, focused on the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generative teaching idea. Meanwhile, by relying on the knowledge graph tools in learning

cell platform, this paper applied the model in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 “Liangzhou poetry” in 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in Shenzh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itial knowledge graph, high-level knowledge

graph and group knowledge graph generated by students in “Liangzhou poetry”, it was verified that the knowledge

graph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facilita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search.

Keywords: flipped classroom; knowledge graph; learning cell; generative teaching; ancient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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